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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风

风物志

再登鸡峰山
◎王文丽

乡村野味仁花菜
◎赵林祥

沫星雨趣谈
◎袁敏杰

我对家乡父老乡亲的

方言土话俗语非常感兴趣，

只是一些转音字话实在过于

“捉迷藏”，令人摸不着头脑，

也就更难“对号入座”“破解

破译”，更别说搜寻相对应的

匹配汉字了。

却也不时有意外的惊喜。

譬如，家乡方言土话将肩膀

叫“jiaguo（音：加过）”，经过一

番不屈不挠煞费苦心的苦思

冥想，总算恍然大悟破解了

“jiaguo”的“迷藏”：不就是“胛

骨”或“肩骨”的转音么，啊，还

是文绉绉的古汉语文言雅词

呢，应该是古人老祖宗的说

辞，却千百年来祖祖辈辈一代

代口口传承下来了。听似“方

言土语”，实际上一点也不，实

乃古人标准的“国语”。可不是

嘛，家乡乃西周故里，也是古

汉语文言雅言起根发苗的发

祥地之一脉呢！

再譬如，家乡父老乡亲土

话将刚下雨时那种若有若无的

蒙蒙细雨称作“muxing雨”，一直

不明白家乡人所说的“muxing”是

什么意思，更别说辨别相对应

的汉字了。直到有一天，听到凤

翔一位朋友将那种毛毛细雨称

作“tuotuo 雨”，琢磨品咂之下，

竟一下子犹如电光石火倏地划

过脑际：凤翔朋友说的“tuotuo

雨”，不就是“唾唾雨”么，犹如

唾沫星子飞溅么，实在够形象

了。于是我联想到家乡人所说

的“muxing雨”，那对应的应该是

“沫星雨”了，犹若“唾沫星”般

的细雨么。“muxing”之“mu”，亦即

唾沫之“沫”（mo）的转音。当破

译了家乡方言“muxing雨”时，我

不禁有些欣欣然，也很感谢凤

翔朋友所说的“tuotuo雨”，亦即

“唾唾雨”的启发性触类旁通。

不论凤翔人所说的“唾

唾雨”，还是家乡岐山人所说

的“沫星雨”，将那种细细的

毛毛雨，比作像飞溅的唾沫

星，实在是形象。

叹服民间方言的奥妙与

形象，叹服民间语言的智慧

与魅力。

番麦飘香
◎李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番

麦（玉米）作为一种主要口

粮，不仅填饱了家乡父老乡

亲的肚子，更是我儿时最可

口的零食。

啃嫩棒棒和吃“霉嘟娃”

（玉米上的黑莓菌）是我儿时

最大的乐趣。夏末，正是棒棒

初结籽时，趁中午地里没人，

露水也已消失，我们几个碎娃

急忙溜进番麦地。小眼睛盯着

番麦秆上的棒棒滴溜溜乱转，

对比着找一个最肥大的剥开

包叶，那刚结上籽没几天的番

麦颗粒就像一排排透明的珍

珠围着番麦芯长成一圈，晶莹

剔透、奶香扑鼻，让人口水直

流。我们急忙掰下来搓掉番

麦缨子送到嘴里就啃，那又甜

又香充满奶味的嫩棒棒现在

回想起来都让人口齿生香。有

时，溜进地里不偷啃嫩棒棒，

专门找寻“霉嘟娃”。看见番麦

秆上有棒棒却没长出红缨子，

肚子也硬邦邦的，马上掰下来

扒开就吃，哪顾得上嘴唇被染

得像长了一圈黑胡子。

棒棒灌浆饱满渐渐成熟

尚未完全成熟时，就不能生啃

着吃了，煮棒棒与烧棒棒又成

了我们的趣事。趁着在番麦

地里拔猪草，剥开棒棒外层包

皮，用指甲一掐番麦颗粒能淌

出汁水，偷偷掰几个藏在竹篮

里的猪草底下，回家煮熟了

吃。而烧棒棒则是将整个嫩棒

棒带皮掰下，在田间地头找两

块砖头或大土疙瘩分开两边

或挖个小坑将棒棒架在上面，

然后找些枯树枝点着一把一

把在下面烧，一边烧一边翻转

棒棒。到了棒棒成熟，掰棒棒

时节的“咪咪秆”(玉米秆)又

成了我们的最爱。掰过棒棒的

番麦地，小伙伴们进进出出

折“咪咪秆”，咀嚼秋天里的甜

蜜，幸福写满每个伙伴的小

脸。番麦秆不是每一株都甜，

通常是深绿色带紫的比较甜，

才称得上“咪咪秆”。小伙伴

们经常你吃我的一口，我

咬你的一口，相互比试

着谁折的更甜更脆。

番麦收获后，挂在房檐

下的干棒棒再一次成了我们

时不时换米花糖和打番麦花

（爆玉米花）的来源。每当村

里来了打番麦花的人，最开

心的便是我们这些小孩子。

这不仅仅是因番麦花的美

味，更有师傅“嘭”的一声将

加工好的番麦花往出倒时有

意无意撒在地上时，我们蜂

拥而上疯抢的乐趣。还有帮

打番麦花师傅拉风箱或摇麦

花机是我们小时候最爱抢着

干的事，因为拉或摇几锅下

来，自家打番麦花时师傅就

不收钱了。

那时小麦产量低，番麦糁

糁和番麦面搅团是人们的主

食。那个年代，苞谷糁子几乎

是每家雷打不动的早饭，人们

或做成稀饭或再往里面掺入

面粉做成稠糁子，另外调几碟

萝卜丝或黄瓜洋葱等下饭菜，

再加上几片粑粑（玉米面蒸的

馍），一顿可口的早饭就好了。

至今仍常常回想起和哥哥为

了吃铲锅中的“呱呱”（做饭时

紧贴锅底形成的一层薄皮），

石头剪刀布定输赢来吃的场

景。番麦面搅团吃起来口感柔

软，香气浓郁，别有风味，老少

皆宜，现在已成陕西的一道地

方名小吃了。还有一种做法叫

糁糁面。就是在熬好的稀糁子

内下入切成菱形的小麦面片

煮熟，再放入调料和菜混成一

锅。小时候，冬季最爱吃的就

是糁糁面了，又香又暖和又耐

饱。当然，番麦还有很多做法。

如今，这些美食在城里

受到了热捧，也登上星级酒

店等大雅之堂，以番麦面搅

团、粑粑、糁糁等为主的农家

乐成了城里人休闲、聚餐、商

谈的好去处。

又到番麦飘香时，我又

想起了家乡那陪我长大的黄

澄澄的番麦、香喷喷的番麦

饭，还有那人那事……

艺文志

每个人的人生旅途，都

是在遇见与相逢间游走，很

多时候，相逢是无须过多理

由的。大暑之际，小城内连日

高温，酷暑难耐，在几位好友

提议下，便有了与鸡峰山的

再次相逢。

住所与鸡峰山仅相隔一

条渭河。车辆驶过联盟大桥，

左转之后便向鸡峰山驶去。

恰逢周末，进山车辆渐次增

多，缓行途中，一缕清新的夏

风吹过，尘封的记忆穿过灵

动的光阴，又回到了那年的

青春岁月中。 

1996 年 3 月的一天，我

们由二十多人组成的团队骑

着自行车，从石坝河出发一

路骑行到鸡峰山脚下，然后

将自行车寄放在农户家中徒

步进山。时节虽已入春，但山

上积雪尚未完全消融，丛林

灌木处依旧白雪皑皑。没有

直接上山的道路，我们便找

来稍粗一些的树枝作辅助盘

旋着登山。空旷寂静的山中，

青春的歌声回荡在春天的阳

光下。下山时，男孩子们用一

根长长的树干，一次次将脚

下的杂草挑起来，为女孩子

们辟出一条窄窄的小路。当

我们从陡峭的山顶返回到山

脚下，再次转身回望时，夕阳

下的鸡峰山正霞光万丈。

鸡峰山古称“陈仓山”，

位于天台山主峰景区的东北

方，宝鸡市区的东南方。因其

三峰并峙，形似鸡冠、巍峨

高耸、直插云端，故名“鸡峰

山”。公元 757 年，唐肃宗李

亨驻跸凤翔，复闻陈仓山神

鸡鸣啼，声传十余里，唐肃宗

认为鸡鸣乃是吉祥之兆，便

下诏改“陈仓”为“宝鸡”，宝

鸡地名即源于此。

“鸡峰云霞古，龙宫殿宇

幽”是宋代著名诗人苏轼曾

登临鸡峰山写下的优美诗

句。从入口处登山开始，一座

群峰叠翠、峻峭秀拔的山峰

便慢慢铺展在眼前。山、石、

松、溪流相互衬托，各秀其

色。阶层式水泥铺就的道路

时而陡峭，时而平坦，路两旁

流水潺潺。薄雾如云，丝丝缕

缕绕行山间，弥漫出一幅波

澜起伏的秀美画卷。

途中，看到一块形似大

鱼的奇石。此石相传与姜太

公磻溪垂钓有关。姜太公曾

隐居磻溪，直钩垂钓，相传一

日有鱼上钩，太公大喜，提钩

时用力过猛，将鱼甩飞，落到

这里，化为巨石。后人称此石

为“飞鱼石”。

山上有一方骆驼石，驼

首、驼峰惟妙惟肖，游人赞叹

不已。相传汉武帝时，张骞受

命出使西域，取得大汉朝军

事外交、经贸交通的重大成

就。回朝复命途经陈仓，见鸡

峰山五彩神光闪耀，复闻神

鸡鸣啼，遂急催骆驼上鸡峰

山看个究竟，由于骆驼不习

崎岖山道，至渡仙桥长卧不

起，后化为石，头向西北，扶

卧于此，后化为骆驼石。

我们经过豁口时，站在

南坡仰望鸡峰山，巨大的山

峰高插入云，气势磅礴，令

人神往。这就是被誉为关中

八景之一的“鸡峰插云”。过

了豁口，往东斜向下走不到

100 米，见一矿泉，此泉就是

灵官池。据说此水透彻清凉。

抬眼望去，整座鸡峰山

沐浴在云雾之中，时隐时现，

扑朔迷离，仿若蓬莱仙境般

缥缈，又如秋水长风时的明

净。攀登途中，我们仿佛一直

在追逐云海，一路心澈澄净。

高强度的攀登，不仅是

对一个人体力和心理素质的

考验，也是毅力的体现。置于

南峰巅的“铁鸡”，是鸡峰山

的标志和游人崇拜之物，造

型精巧，神态逼真。为此，无

数游人携着坚韧不拔的毅

力，徒步登山，只为一睹铁鸡

的风姿，若再亲手摸摸它，吉

祥平安、万事如意的美好祈

愿便会一起入了心。

山中空气湿润，雾气凝

结而成的露珠垂挂在翠绿的

树叶尖，晶莹剔透。游客们个

个挥汗如雨，我和几位好友

相互鼓励，在不知攀爬了多

少个台阶后，终于看到了柱

形的旋转筒梯，木质台阶绕

着灰色的柱筒盘旋而上。当

我们徒步整整五个小时，登

临山顶站在雄伟的鸡峰山巅

时，终于目睹到那只矫健的

铁鸡高踞于峰巅之上，俯瞰

着风景如画的西秦大地和渭

河平原。

鸡峰山自古就有“小华

山、秀黄山”的美称。云烟缥缈

的幻境，月华如洗的山峰，都

为鸡峰山增添了万般秀色。

山中松青竹翠，风物葱茏，生

生不息屹立于时光中，伴随

着每一个晨昏日落，历尽每

一季风霜雨雪，秀色依然。

农家孩子是吃着仁花菜

长大的。

仁花菜，学名：蔊菜，农

村人俗称：花菜，是关中农村

夏秋两季田间地头随处可见

的野生植物。每年割罢小麦，

一场适时的夏雨过后，房前屋

后、沟坡塄畔、麦茬地里，就有

无数红色的芽尖破土而出，阳

光下肆意地展叶抽茎，见风就

长，尽情地舒展柔弱娇嫩的

身姿。只消三五天就长出一拃

高，经风沐雨的叶茎，慢慢地

换上了绿装，唯有顶部的芯

蕊，依然高挑着一抹嫣红，红

绿相间相映相衬，赏心悦目。

最奇妙的是，当

主枝长到半

尺高时，从

下往上每一片叶茎的连接处，

就会争先恐后冒出叶芽，像襁

褓里的婴孩，掩藏在绿叶间，

急不可耐地探头探脑。

这时候，就到了仁花菜的

采食时节。每天做饭前，忙于

农活的母亲没时间炒菜，经常

会打发我们去门前的地头路

边采一把仁花菜，当作麦面拌

汤、擀面条、煎搅团等农家饭

的下锅菜。村里人老数辈，夏

秋季节的绿菜以仁花菜为主，

一株苗儿能采满满一大把，足

够一顿简单的家常便饭。我最

馋的是仁花菜拌面条，摘一把

菜叶淘洗干净，囫囵扔进

煮着面条的开水锅里，

只稍稍翻滚几下

就熟了，连面

带 菜 捞 进

碗里，白面配绿菜色泽分外亮

眼，再调上盐、醋、油泼辣子，

抄起筷子搅拌一番，白的面

条、绿的菜叶、红的辣子，甭说

吃，看一眼都让人垂涎欲滴。

野生的仁花菜，在母亲灵

巧的手里，能做成多种吃法，

最令我百吃不厌的是凉拌仁

花菜。将生菜连叶带茎用开水

煮熟，凉水里淘洗数遍，滤尽

水分后剁碎盛在碗里，加入

调味料、蒜泥、辣面、姜末和五

香粉，将一勺热油泼上去，在

一阵“嗞啦啦”的脆响声中，菜

香、蒜香、油香多种香味完美

融合在一起，股股香味直入肺

腑，尚未入口就醉了人。搅拌

均匀后，夹一筷头送进嘴里，

嚼起来脆生生，吃起来香喷

喷，鲜嫩筋道，清凉爽口，生津

止渴，实为闷热伏天难得的消

暑佳品，这也是农家最常见的

吃法。在整个夏秋两季，母亲会

用凉拌仁花菜，变戏法般吃出

百般花样：抹玉米糁子、拌搅

团鱼儿、喝小米粥，用剁碎的仁

花菜拌上豆腐、木耳、黄花等佐

料，做菜团、蒸包子、包饺子，咬

一口唇齿留香，余味绵长。

尤其令人惊叹的是，打尖

采摘后的仁花菜，秃秃的茎秆

上，那些原本不起眼，蛰伏在叶

柄间的小芽尖，就如同埋伏着

的士兵得到出征命令，几天间

又长出一簇亮眼喜人的绿色。

就这样边采边长，几株野生仁

花菜，够一家人吃到秋末。当然

了，在采食仁花菜时，母亲总会

叮咛我们，留下两株种苗，任其

自然生长。通常夏末秋初会长

到半人高，无数枝干的顶尖，绽

放一簇簇细碎的小黄花，结出

比芝麻还小、乌黑油亮的种子，

随风到处飘洒，不用刻意播种，

亦不必操心管护，来年又能吃

上更多的仁花菜。对大自然的

取舍有度，是农家人代代相传

的传统美德！

我是吃着仁花菜长大的，

至今对其情有独钟。乡间野生

的仁花菜，不择地域，不贪肥

水，自生自长生生不息，以其

一季季的鲜嫩绿色，装扮大

地，滋养生命。每每吃一口仁

花菜，就能品咂出绵长悠远的

乡味乡情，更多的是恒久暖心

的浓浓母爱。


